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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运汉遇巧洞庭红

波斯胡指破髦龙壳

凌漾初

      词云 :

      日日深杯酒满，潮朝小圃花开。自歌自舞自开怀，

      且喜无拘无碍。

      青史几番春梦，红尘多少奇才。不须计较与安排，

      领取而今现在!

    这首词乃宋朱希真所作，词寄一《西江月》。单道着人生

.功名富贵，”几总有天数，‘不如图，一个见前快活。试看往古来

今，’一部十七史中，多少英雄豪杰?该富的不得富;该贵的

不得贵;.能文的倚马干言，用不着时，几张纸，盖不完酱

瓶。能武的穿杨百步，用不着时，几竿箭，煮不熟饭锅。最

是那痴呆惜董，生来有福分的，随他文学低浅，也会发科发

  甲;随他武艺庸常，也会大请大受，真所谓时也，运也，命

也。俗语有两句道得好:“命若穷，掘得黄金化作铜;命若

富，拾着白纸变成布。”总来只听掌命司颠之倒之。所以吴

彦高又有词云:“造化小儿无定据，翻来覆去，倒横直竖，

眼见都如许!”僧晦庵亦有词云:“谁不愿黄金屋?谁不愿干

踵粟?算五行不是这般题目。枉使心机闲计较，儿孙自有儿

孙福。”苏东坡亦有词云:“蜗角虚名，蝇头微利，算来着甚



奔忙?事皆前定，谁弱又谁强!”这几位名人说来说去，都

是一个意思。总不如古语云:“万事分已定，浮生空自忙”

说话的，依你说来，不须能文善武，懒情的，也只消天掉下

前程，不须经商立业;败坏的，也只消天挣与家园，却不把

人间向_h的心都冷了?看官有所不知，假如人家出了懒惰的

人，也就是命中该贱;出了败坏的人，也是命中该穷，此是

常理。却又自有转眼贫富出人意外，眼前事分毫算不得准的

哩!

    月.听说一个人，乃宋朝注京人，姓金双名维厚，乃是经

纪行中人，少不得朝晨起早，晚夕眠迟，睡醒来，千思想，

万算计，拣有便宜的才做卜后来家事挣得从容了，他便思想

一个久远方法，手头用来用去的，只是那散碎银子。若是二二

两块头好银，便存着不动。约得百两，便熔成一大锭，把一

综红线，结成一绦，系在锭腰，放在枕边。夜来摩弄一番，

方才睡下。积了一生，整整熔成八锭，以后也就随来随去，

再积不成一百两，他也罢了。

  .金老生有四子，一日，是他一七十寿旦，四子置酒上寿。

金老见了四子，跻跻跄跄，心中喜欢，便对四子说道:“我

靠皇天覆庇，虽则劳碌一生，家事尽可度日。况我平日留

心，有熔成八大锭银子，永不动用的，在我枕边。见将绒线

做对儿结着、。今将择个好日子分与尔等，每人一对，做个镇

家之宝。”四子喜谢，尽欢而散。

    是夜金老带些酒意，点灯上床，醉眼模糊，望去八个大

锭，白晃晃排在枕边。摸了几摸，哈哈地笑了一声，睡下去

了。睡未安稳，只听得床前有人行定脚步响，心疑有贼。又

细听着，恰像欲前不前，相让一般。床前灯光火微明，揭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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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看，只见八个大汉，身穿白衣，腰系红带，曲躬而前曰:

“某等兄弟，天数派定，宜在君家听令。今蒙我翁过爱，抬

举成人，不烦役使，珍重多年，冥数将满。待翁归天后，再

觅去向。今闻我翁将以我等分役诸郎君，我等与诸郎君，原

无前缘，故此前来告别，往某县某村王姓某者投托，后缘未

尽，还可一面。”语毕，回身便走。金老不知何事，吃了一

惊。翻下床，不及穿鞋，赤脚赶去。远远见八人，出了房

门。金老赶得性急，绊了房槛，扑的跌倒，飒然惊醒，乃是

南柯一梦。急起挑灯明亮，点照枕边，已不见了八个大锭。

细思梦中所言，句句是实。叹了一口气，硬咽了一会，道:

“不信我苦积一世，却没分与儿子每受用，到是别人家的?

明明说有地方姓名，且慢慢跟寻下落则个。”一夜不睡，次

早起来与儿子每说知，儿子中也有惊骇的;也有疑惑的。惊

骇的道:“不该是我们手里东西，眼见得作怪。”疑惑的道:

“老人家欢喜中说话有失，许了我们，回想转来，一时间就

不割舍得分散了，造此鬼话，也未见得。”金老见儿子们疑

信不等，急急要验个实话。·遂访至某县某村果有王姓某者。

叩门进去，只见堂前灯烛荧煌，三牲福物，正在那里献神。

金老便开口问道:“宅上有何事如此?”家人报知，请}_人出

来。主人王老儿见金老揖坐了，问其来因。金老道:“老汉

有一疑事，特造上宅，来问消息。今见上宅正在此献神，必

有所谓，敢乞明示。”王老道:“老拙偶因寒荆小恙，买卜先

生道:‘移床即好。’昨寒荆病中，恍惚见八个白衣大汉，腰

系红束，对寒荆道:‘我等本在金家，今在彼缘尽，.来投身

宅上。’言毕，俱钻入床下。寒荆惊出了一身冷汗，身体爽

快了。及至移床，灰尘中得银八大锭，多用红绒系腰.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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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那里来的?此皆神天福佑，故此买福物酬谢。金老丈来
问，莫非晓得些来历么.}�金老跌跌脚道:“此老汉一生所

积，因前日也做了一梦，就不见了。梦中也道出老丈姓名居

址的确，故得访寻到此。可见天数已定，老汉也无怨处。但

只求取出一看，也完了老汉心事。”王老道:“容易。”笑嘻

嘻的走进去，叫安童四人，托出四个盘来。每盘两锭，多是

红绒系束。正是金家之物。金老看了，眼睁睁无计所奈，不

觉扑簌簌吊下泪来，抚摩一番道:“老汉直如此命薄!消受

不得。”王老虽然叫安童仍旧拿了进去，心里见金老如此，

老大不忍。另取三两零银封了，送与金老作别。金老道:

“自家的东西，·尚无福，，何须尊惠J”再三谦让，必不肯受。

王老强纳在金老袖中，金老欲待摸出还了，一时摸个不着，

面儿通红，又被王老央不过，只得作揖别了。直至家中，对

儿子们一一把前事说了，大家叹息了一回。因言王老好处，

临行送银三两‘满袖摸遍，并不见有，只说路中掉了。却原

来金老推逊时，王老往袖里乱塞，落在着外面一层袖中。袖

有断线处，在王老家摸时，已在脱线处落出在门槛边了。客

去扫门，仍旧是王老拾得。可见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不该

是他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，也得不去。该是他

的东西，不要说八百两，就是三两也推不出。原无的到有

了，并不，由人计较。而今说一个人在实地上行，步步不着，

极贫极苦的;却在渺渺茫茫做梦不到的去处，得了一主没头

没脑钱财，变成巨富。从来稀有，亘古新闻，有诗为证:

    诗日:

    分内功名匣里财，不关聪慧不关呆。

    果然命是财官格，海外犹能送宝来。
     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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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’话说国朝成化年何，苏州府长洲县间门外有一人，姓文

名实，字若虚。生来心思慧巧，做着便能，学着便会C琴棋

书画，吹弹歌舞，件件粗通。幼年间，曾有人相他有巨万之

富，他亦自恃才能，不十分去营求生产。坐吃山空，将祖上

遗下千金家事，看看消下来。以后晓得家业有限、看见别人

经商图利的，.时常获利几倍，便也思量做些生意，却又百做

百不着。

    一日见人说:“‘北京扇子好卖”，他便合了一个伙计，置

办扇子起来。上等金面精巧的，先将礼物，求了名人诗画，

免不得是沈石田、文衡山、祝枝山拓了几笔，使直上两数银

子;中等的自有一样乔人，一只手学写了这几家字画，也就
哄得人过，将假当真的买了，他自家也兀自做得来的;下等

的无金无字画，将就卖几十钱，也有对合利钱，是看得见

的。拣个日子装了箱儿，到了北京。岂知北京那年自交夏

来，日日淋雨不晴，并无一毫暑气，发市甚迟。交秋早凉，

虽不见及时，幸喜天色却晴，有妆晃子弟要买把苏做的扇子

袖中笼着摇摆。来买时，开箱一看，只叫得苦。元来北京历

诊，却在七八月。更加目前雨湿之气，斗着扇上胶墨之性，

弄做了个 ‘合而言之’，揭不开了。用力揭开，东粘一层，

西缺一片，但是有字有画，值价钱者，一毫无用。止剩下等

没字白扇，是不坏的，能值几何?将就卖了，做盘费回家，

本钱一空，频年做事，大概如此。不但自已折本，但是搭他

作伴，连伙计也弄坏了，故此人起他一个混名叫 “倒运汉”。

不数年，把个家事乾圆洁净了，连妻子也不曾娶得。终日间

靠着些东涂西抹，东挨西撞，也济不得甚事。但只是嘴头子

诌得来，会说会笑，朋友家喜欢他有趣，顽耍去处，少他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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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。也只好趁口，不是做家的。况且他是大模大样过来的，

帮闲行里，又不十分入得队。有怜他的，要荐他坐馆教学，

又有诚实]、家嫌他是个杂板令，高不凑，低不就，打从帮闲

的处馆的两项人见了他，也就做鬼脸，把 “倒运”两字笑

他，不在话下。

      ct ,有儿个走海泛货的，邻近做头的，无非是张大、

李二、赵甲、钱乙一班人，共四一卜余人，合了伙将行。他晓

得了，自家思想道:“一身落魄，生计皆无。便附了他们航

海，看看海外风光，也不枉人生一世。况上1他们定是不却我

的，省得在家忧柴忧米，也是快活。”正计较间，恰好张大

踱将来。原来这个张大名唤张乘运，专一做海外生意，眼里

认得奇珍异宝，又且秉性爽慨，一肯扶持好少、，所以乡里起他

一个混名m}张识货。文若虚见了，便把此意-一一与他说了、

张大道:‘’好，好。我们在海船里头，不耐烦寂7C U若得兄

去在'7}f中说说笑笑，有甚难过的日子?我们众兄弟料想多是

喜欢的。只是一件，我们多有货物将去，兄并无所有，觉得

空了一翻往返，也可惜了。待我们大家计较，多少凑些出

来，助你4签就置些东西去也好。”文若虚便道:“多谢厚情，

只书1没人如兄肯周全小弟;〕”张大道:“且说说看，”一竟自

去了)

    J哈遇一个答}}先生敲着报君知走将来，文若虚伸手顺袋

里，摸了一个钱，扯他一卦，问问财气看。先生道:“此卦

非凡，有百十分财气，不是小可。”文若虚自想道:“我只要

搭去海外耍耍混过日子罢了，那里是我做得着的生意?要甚

么资助?就资助得来，能有多少?便直惩地财交动?这先生

也是混帐。”只见张大气忿忿走来，说道:“说着钱便无缘，

      G



这些人好笑，说道:‘你去’，无不喜欢;说到 ‘助你’，没

一个则声。今我同两个好的弟兄，耕凑得一两银子在此，也

办不成甚货?凭你买些果子船里吃罢。口食之类，是在我们

身上。”若虚称谢不尽，接了银子。张大先行道:“快些收

拾，就要开船了。”若虚道:“我没甚收拾，随后就来。”手

中t}厂银子，看了又笑，笑了又看，道:}. }}}得甚货么?”信

步走去，只见满街上茂篮内盛着卖的:

    红如喷火，巨若悬星。皮未-}t}}，尚有余酸;霜未

    降，不可多得。元殊苏井诸家树;亦非李氏千头

    奴。较 “广”似日 “又住兄”，比 “福”亦云 “具

    体”。

    原来乃是太湖中有一洞庭山，地软一}:肥，与闽广无异，

所以广橘福橘，播名天下，洞庭有一样橘树绝与他相似，颜

色正同，香气亦同。止是初出时，味略少酸，后来熟了，却

也甜美，比福}n'}e之价十分之一，名曰 “洞庭红”。若虚看见
了，便思想道:“我一两银子买得百斤有余，在船可以解渴，

又可分送一二，答众人助我之意。”买成装上竹篓，雇一闲

的，并行李挑了下船。众人都拍手笑道: “文先生宝货来

也!”文若虚羞惭无地，只得吞声上船，再也不敢提起买橘

的事。

    开得船来，渐渐出了海口，只见:

    银涛卷雪，雪浪翻银。.湍转则日月似惊，浪动则星

    河如覆。

    三五日间，随风漂去，也不觉过了多少路程。忽至一个

地方，舟中望去，人烟凑聚，城郭巍峨，晓得是到了甚么国

都了。舟人把船撑入藏风避浪的小港内，钉了桩撅，下了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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锚，缆好了，船中人多上岸打一看，原来是来过的所在，名

曰吉零国。原来这边中国货物拿到那边，一倍就有三倍价。

换了那边货物，带到中国也是如此。一往一回，却不便有八

九倍利息，所以人都拼死走这条路。众人多是做过交易的，

各有熟识经纪歇家通事人等，各自上岸，找寻发货去了。只

留文若虚在船中看船，路径不熟，也无走处。正闷坐间，猛

可想起道:‘户我那一篓红橘，自从到船中，不曾开看，一莫不

人气冲坏了?趁着众人不在，看看则个。”口月那水手在舱板

底下翻将起来，打开了篓看时，面上多是好好的。放心不

下，索性搬将出来，都摆在艘板上面，也是合该发迹，时来

福凑。摆得满船红焰焰的，远远望来，就是万点火光，一天

星斗。岸上走的人，都拢将来问道:“是甚么好东西呀?’’ 文

若虚只不答应，看见中间有个把一点头的，拣了出来，掐破
就吃。岸上看的，一发多了。惊笑道:“原来是吃得的。”就

中有个好事的，便来问价:“多少一个?”文若虚不省得他们

说话，船上人却晓得，就扯个谎哄他，竖起一个指头，说:

“要一钱一颗。”那问的人揭开长衣，露出那兜罗锦红裹肚

来，一手摸出银钱一个来，道:“买一个尝尝。”文若虚接了

银钱，手中撕撕看，约有两把重。心下想道:“不知这些银

子，要买多少?也不见秤秤，且先把一个与他看样 ”拣个
大些的，红得可爱的，递一个上去。只见那个人接上手，Ji

了一颧道:“好东西呀!”扑地就劈开来，香气扑鼻，连旁边

闻着的许多人，大家喝一声采。那买的不知好歹，看见船上

吃法，也学他去了皮，却不分瓤，一块塞在「J里，甘水满咽

喉，连核都不吐，吞下去了。哈哈大笑道:“妙哉!妙哉!”

又伸手在裹肚里，摸出十个银钱来，说:“我要买一卜个进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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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。”文若虚喜出望外，拣十个与他去了。那看的人见那人
如此买去了，也有买一个的，也有买两个、三个的，都是一

般银钱。买了的，都干欢万喜去了。

    原来彼国以银为钱，上有文采，有等龙凤文的，最贵

重;其次人物;又次禽兽;又次树木;最下通用的，是水
草。却都是银铸的，分两不异。适才买橘的，都一样水草文

的，他道是把下等钱买了好东西去了，所以欢喜，也只是要

小便宜心肠，与中国人一样。须臾之间，.三停里卖了二停，

有的不带钱在身边的，老大懊悔，急忙取了钱转来，文若虚

己此剩不多了，拿一个班道: “而今要留着自家用，不卖

了。”其人情愿再增一个钱，四个钱买了二颗。、口中晓晓说愁

“悔气!来得迟了。”旁边人见他增了价，就埋怨说:“我每

还要买个，如何把价钱增长了他的?”买的人道:“你不听i}
他方才说，兀自不卖了。”正在议论间，兄见首先买十个的

r那一个人、骑了一匹青}}马，飞也似奔到船边，·下了马，、分

开人丛对船上大喝道:“不要零卖!不要零卖!是有的，俺
多要买。、俺家头目，要买去进奉克汗哩。”看的人听见这话，

便远远走开，站住了看。文若虚是伶俐的人，看见来势，已

自瞧科在眼里，晓得是个好主顾了。连忙把篓里尽数倾出
来，止剩五十余颗。数了一数，又拿起班来说道:“适间讲

过要留着自用，不得卖了。今肯加些价钱，再让几颗去罢。

适间已卖出两个钱一颗了。”其人在马背上拖下一大囊，摸

出钱来，另是一样树木纹的，说道:“‘如此钱一个罢了。”文

若虚道:“不情愿，只照前样罢了。”那人笑了一笑，，又把手

去摸出一个龙凤做的来道:“这样的一个如何?”文若虚又

道:“不情愿，只要前样的。”那人又笑道:“此钱一个抵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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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，料也没得与你，只是与你耍。你不要俺这一个，却要那

等的，是个傻子!你那东西，肯都与俺了，俺就加你一个那

等的，也不打紧。”文若虚数了有五十二个，准准的要了他

一百五十六个水草银钱。那个连竹篓都要了，又丢了一个

钱，把篓拴在马上，笑吟吟地一鞭去了，看的人见没得买

了，一哄而散。

    文若虚见人散了，到舱里把一个钱秤一秤，有八钱七分

多重。秤过数个都是一般，总数一数，共有一千个}}下多、

把两个赏了船家，其余收抬在包里了。笑一声遴:“那't}}  f

好灵卦也!”欢喜不尽，只等同船人来对他说笑则个，_

    说话的你说错了，那国里银子这样不值钱，如此做买

卖，那久惯漂洋的，带去多是续罗缎走，何不多卖厂些银钱

何来?一发百倍’r。看官有所不知，那国里见了续罗等物，

都是以货交兑。我这里人也只是要他货物，才有利钱。若是

卖他银钱时，他都把龙凤人物的来交易，作了好价钱，分童

也只得如此 反不便宜。如今是买吃口东西，他只认做把低

钱交易，我却只受分两，所以得利了、，说话的，你又说错

了。依你说来，那航海的，何不只买吃口东西只换他低钱，

岂不有利?反若重本钱，置他货物怎地?看官又不是这话，

也是此人，偶然有此横财，带去着了手，若是有心第二遭再

带去，三五日不过海，等得希烂。即文若虚运未通时，卖扇

子就是榜样。扇子还是放得起的，尚且如此，何况果品!是

这样执一论不得的。

    闲话休题，且说众人领了经纪主人到船发货，文若虚把

上头事说了一遍，众人都惊喜道:“造化!造化!我们同来，

到是你没本钱的，先得了手也!”张大便拍手道:“人都道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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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运，而今想是运转了!”便对文若虚道:“你这些银钱在此

置货，‘作价不多，除是转发在伙伴中，回他几百两中国货物
上去，打换些土产珍奇，带转去有大利钱，也强如虚藏此银

钱在身边，。无个用处。”文若虚道:“我是倒运的，将本求

财，从无一遭不连本送的。今承诸公挚带，做此无本钱生

意，偶然侥幸一番，真是天大造化了!如何还要生利钱，妄
想甚么?万一如前，再做折了，难道再有洞庭红这样好卖不

成?”众人多道:“我们用得着的是银子，有的是货物。彼此

通融，大家有利，有何不可?”文若虚道:“一年被蛇咬，三
年怕草索。说到货物，我就没胆气了。只是带了这些银钱回

去罢。”众人齐拍手道:“放着几倍利钱不取，可惜!可惜!”

随同众人一齐上去，到了店家交货明白，彼此兑换，约有半

月光景。文若虚眼中看过了若干好东好西，他已自志得意

满，不放在心上。

    众人事体完了，一齐上船，烧了神福，吃了酒开洋。行

了数日，忽然间天变起来。但见:

    乌云蔽日，黑浪掀天。蛇龙戏舞起长空，鱼鳖惊惶

    潜水底。朦撞泛泛，只如栖不定的数点寒鸦;岛帐
    浮浮，便似没不煞的几双水鸦o‘舟中是方扬的米

    簸;舷外是正熟的饭锅。总因风伯太无忠 以致篙

    师多失色。

那船上人见风起了，扯起半帆，不问东西南北，随冈‘势漂

去。隐隐望见一岛，便带住篷脚，只看着岛边便来，看看渐

近，恰是一个无人的空岛。但见:

    树木参天，草莱遍地。荒凉径界，无非些兔迹狐

    踪;坦逛土壤，料不是龙潭虎窟。混茫内，未识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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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归何国?开辟来，不知曾否有人登?

船上人把船后抛铁锚，将稽撅泥犁上岸去钉停当了，对舱里

道:“且安心坐一坐，候风势则个。”那文若虚身边有了银

子，恨不得插翅飞到家里，巴不得行路，却如此守风呆坐，

心里焦燥。对众人道:“我且上岸去岛上望望则个。”众人

道:‘“一个荒岛，有何好看?”文若虚道:“总是看看何碍。”

众人都被风颠得头晕，个个是呵欠连天，都不肯同去。文若

虚便自一个抖搜精神，跳上岸来。只因此一去，有分交:千

年败壳精灵显，一介穷神富贵来。若是说话的同年生，并时

长，\有个未卜先知的法儿便双脚走不动，也拄个拐儿，随他

同去一番也不妨的。

    却说文若虚见众人不去，偏要发个狠，扳藤附葛，直走

到岛上绝顶。那岛也苦不甚高，不费甚大力，只是荒草蔓

延，无好路径。到得上边，打一看时，四望漫漫，身如一

叶，不觉凄然，吊下泪来。心里道:“想我如此聪明，一生

命赛。家业消亡，剩得只身，直到海外，虽然侥幸有得千来

个银钱在囊内，.知他命里是我钓?不是我的?今在绝岛中

间，未到实地，性命也还是与海龙王合的哩。”正一在感枪，

抬头望去，.远远草丛中一物突高，移步往前一看，却是床大

一个败龟壳。大惊道:’“不信天下有如此大龟!船上人那里

曾看见，说也不信的。我自到海外一番，不曾置得一件海外

物事，今我带了此物去，也是一件希罕的东西，与人看看，

省得空口说着，道是苏州人会调谎。又且一件，锯将开来，

一盖一板，多置四足，便是两张床，却不奇怪!”遂脱下两

只裹脚接了，穿在龟壳中间，打个扣儿，拖了便走。走至船

边，船上人见他这等模样，都笑道:“文先生那里又舵了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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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?”文若虚道:“好教列位得知，这就是我海外的货了。”

众人抬头一看，便似一张无柱有底的硬脚床。吃惊道:“好

大龟壳?你拖来何干?”文若虚道:h}也是罕见的，带了他

去。”众人笑道:“好货不置一件，要此何用?”有的道:“也

有用处，有甚么天大的疑心事，灼他一卦，只没有这样大龟

药。”又有的道:“是医家要煎龟膏拿去打碎了煎起来也‘当得

几百个小龟壳。”文若虚道:“不要管有用没用，只是希罕。

又不费本钱，便带了回去。”当时叫个船上水手，一抬抬下

舱来。初时山下空阔，还只如此;、舱中看来，一发大了。若

不是海船，也着不得这样狼犹东西。

    众人大家笑了一回，说:“到家时，有人问，只说文先

生做了个大的乌龟买卖来了。”文若虚道:“不要笑我，好歹

有一个用处，决不是弃物。”随他众人取笑，文若虚只是得

意，取些水来内外洗一洗净，抹干了，却把自己钱包行李都

篷在龟壳里面，两头把绳一绊，却当了一个大皮箱了。自笑

道:“兀的不眼前就有用处了。”众人都笑将起来道:“好算

计!好算计!文先生到底是个聪明人。”

    当夜无词，次日风息了，开船一走。不数日，’又到了一

个去处，却是福建地方了。才住定了船，就有一伙惯伺候接

海客的小经纪牙人，攒将拢来，你说张家好，我说李家好，

拉的拉，扯的扯，嚷个不住。船上众人拣一个一向熟识的，

跟了去，其余的也就住了。众人到了一个波斯胡人店中坐

定。里面主人见说海客到了，连忙先发银子，唤厨户，整办

酒席几十桌，分付停当，然后踱将出来。

    这主人是个波斯国里人，姓个古怪姓，是玛瑙的 “玛”

字，叫名玛宝哈，专一与海客兑换珍宝货物，不知有多少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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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本钱。众人走海过的，都是熟主熟客，只是文若虚不认

得。抬眼看时，原来波斯胡住得在中华久了，衣服言动，都

一与中华不大分别，只是剃眉剪须，深眼高鼻，有些古怪。出

来见一r众人，行宾主礼，坐定了。两杯茶罢，站起身来，请

到一个大厅_L。只见酒筵多完备一r，_民是摆得齐楚 原来旧

规，海肛一到主人家，先领过这一番款待，然后发货讲价。

主人家手执着一付珐琅菊花盘盏，拱一拱手道:“请将货单

一看，好定坐席。”’

    看官，你道这是何意?原来波斯胡以利为重，只看货单

上有奇珍异宝值得 仁万者，就送在首席。余者看货轻重，挨

次坐去，不论年纪，不论尊卑，一向做下的规矩。肛上众

人，货物贵的贱的，多的少的，你知我知，各自心照、差不

多领了酒杯，各自坐了。单单剩得文若虚一个，呆呆站在那

里。主人道:“这位老客长，不曾会面，想是新出海外的，

置货不多了。”众人道:“这是我们好朋友，到海外耍去的。

身边有银子，却到不曾置货。今日没奈何，只是屈他在末席

坐了。”文若虚满面羞渐，坐了末位，主人坐在横头。饮酒

中间，这一个说道:“我有猫儿眼多少。”那一个说:“我有

祖母绿多少。”你夸我逞。文若虚一发嘿嘿无言，自心里也

微微有些懊悔道:“我前日该听他们劝，置些货物来的是。

今枉有几百银子在囊中，说不得一句说话。”又自叹了口气

道:“我原是一些本钱没有的，今已大幸，不可不知足。”自

思自忖，无心发兴吃酒。众人却猜拳行令}}_吃得狼藉。主人

是个积年，看出文若虚不快活的意思来，不好说破，虚劝了

他几杯酒。众人都起身道:“酒勾了，天晚了，趁早上船去。

明‘日发货罢。”别了主人去了。主人撤了酒席，收拾睡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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